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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以来中国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与景区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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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 年中国实行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制度以来，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长。以

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中国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

间分析方法，对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呈现空间分布

扩散，区域分异加剧；集聚范围扩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

聚程度最高；高A级景区与全国A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旅游景区集聚地区呈现旅游

资源依赖、供需双重驱动和核心-边缘结构等特征，据此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以期为中国旅

游业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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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景区是旅游产业链组织核心和主要空间载体。旅游空间结构及其演化是旅游地
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1]，区域尺度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集聚特征、形成机制、空间
效应及其布局优化是旅游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的重点探讨方向[2]。旅游景区的空间格局是旅
游资源在特定空间中的相互关系与组合形式，是节点（旅游景区），通道（交通线）和面
域（行政区）的综合体[3]，不仅可以反映旅游发展与人口、城乡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
系，还对区域旅游产业布局、竞合关系，以及旅游资源开发速度、规模、效率和时空配
置有着深刻的影响。

自 1979年邓小平同志黄山讲话，提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四十年来旅游景区
完成了“接待和服务外宾→生活奢侈品→美好生活必需品”的社会经济角色转变。1999
年原国家旅游局制定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1999），2001年
正式实行A级旅游景区质量评定制度，促进了旅游景区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以旅游景
区为研究对象，对4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其与人口、地区经济、地形、交通等关
系进行了分析[4-6]；并对北京、南京、武汉等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A级旅游
景区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等进行了多视角的实证研究[7-10]。通过学者们的长期
研究发现，旅游景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形态 [4- 6,11,12]，近年来也有学者 [13- 16]以“群”

“簇”“丛”的视角，探讨了旅游景区的区域交通配置、营销等。国外对于旅游景区
（点）空间分布的研究，较集中于旅游景区（点）与其他旅游产业要素的集聚即旅游产业
集群[17-21]。随着中国A级旅游景区的迅速发展，以往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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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景区空间结构研究多以省域或某个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其次，全国尺度上的旅游景
区空间结构研究大多集中于 2010 年之前，但 2016 年的景区数量较 2010 年增长了一倍
多；此外，全国尺度的空间格局研究多基于单一年份的静态数据或单一等级的局部数
据，缺少多时间维度和多等级数据的全国时空格局演化研究。因此，本文选取2001年、
2006年、2011年和 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A级旅游景区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
法，在分析A级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总结2001年以来A级旅游景区的
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揭示A级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的分布、规模、程度等演变规律，
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以期为中国旅游业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
参考。

2 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2.1 数据来源
旅游景区数量数据（表 1）来源于《2001中国A、AA、AAA、AAAA、AAAAA级

旅游区 （点） 名单》《2006 中国 A、AA、AAA、AAAA、AAAAA 级旅游区 （点） 名
单》《2011年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2016年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A级旅游景区名
录、统计年鉴，以及原国家旅游局和各省（市）旅游局官方网站等。本研究数据未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依据A级旅游景区区域位置，利用坐标
抓取软件采集旅游景区中心点的 （X，Y） 大地坐标，再利用 ArcGIS10.2 软件，建立
2001年、2006年、2011年、2016年A级旅游景区点数据库，将A级旅游景区以点状要素
标记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上。

2.2 研究方法
旅游景区在大尺度地理空间上可以看作为点状地理事物，点的空间分布模式可以看

作研究区域内一系列点的组合[22]。客观地理事物抽象点的空间分布有三种基本模式：随
机分布、聚集分布和均匀分布。采用定量化的方法解释地理事物点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分布模式形成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影响因素[23]。本文基于空间分析软件ArcGIS10.2，首
先利用标准差椭圆的方法分析2001年、2006年、2011年、2016年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重
心的动态演化过程，再利用核密度估计进行景区分布密度的动态演化特征分析，最后利
用计算空间统计单元的最邻近距离指数，揭示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程度的特征。
2.2.1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 标准差椭圆是空间统计方法中能够
精确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整体特征的有效方法[24]，SDE中心相当于经济要素的空间分
布重心，长轴方向和短轴方向分别代表要素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和次趋势方向，长轴长
度和短轴长度分别表征要素空间分布在主趋势方向和次趋势方向偏离重心的程度，扁率
等于长短轴之差与长轴长度的比值，体现要素空间分布形态[25,26]。公式为：

表1 四个时间截面的A级旅游景区数量
Tab. 1 The number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in four time sections （个）

2001年

2006年

2011年

2016年

总数量

550

1740

5573

9820

5A

0

0

130

228

4A

187

623

1814

3033

3A

108

526

1840

4110

2A

213

531

1661

2344

1A

42

60

12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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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i 和 yi 是每一个要素的空间位置坐标；{ }X̄, Ȳ 是算数平均中心；n是要素总数；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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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i 和 y͂i 是要素 i与平均中心的坐标偏差。x轴和y轴的标准差计算公式如下：

σx =
2∑

i = 1

n

( )x̄ cos θ - ȳ sin θ
2

n
（7）

σy =
2∑

i = 1

n

( )x̄ sin θ + ȳ cos θ
2

n
（8）

长轴和短轴的差值越大，要素的方向性越明显，反之，则方向性不明显。

2.2.2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 核密度估计是估计随机变量概率密

度函数的一种非参数方法。利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工具对A级旅游景区分布进行核密度

分析，计算每个输出光栅单元周围点特征的密度[27]，公式为：

f ( )x, y = 1
nh2∑

i = 1

n

k
æ
è
ç

ö
ø
÷

di

n
（9）

式中：f（x，y）是位于（x，y）的密度估计值；n是观测量；h是带宽；k是核函数；di是

一个景区位置与第 i个观测位置之间的距离[28]。

2.2.3 最近邻距离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icator，NNI） 最近邻距离法是使用最近邻的

点对之间的距离描述点的空间分布模式，是一个能较为客观地确定布点格局情况的方法[4]。

最近邻距离指数NNI是通过计算最近邻点平均距离和随机分布模式中的平均距离的比

值，来比较与随机分布的偏离程度[29]：

NNI =
∑
i = 1

N min (dij)

N

0.5 æ
è

ö
ø

A
N

（10）

式中：min(dij)是任一景区（点）与其最近邻景区（点）间距离；N是景区的总数；A为研

究区域总面积。

1656



7期 宁志中 等：2001年以来中国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与景区群形成

2.3 结果分析
2.3.1 空间分布扩散，重心向北偏东迁移 2001年、2016年中国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分别
为550家、9820家，16年间增长了近20倍。A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由零星散落发展为覆
盖大半国土，时空分布格局呈现逐年扩张形态，区域分异加剧，总体表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景区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高度一致；二是景区空间分布重心向北偏东移动。

16年间A级旅游景区数量增长了 9270个，已涵盖全国 84.12%的县级行政区，但从
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段截面的分布特征看，各时期旅游景区的时
空分布格局均与胡焕庸线趋同（图1，表2），2016年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不仅集中了全国
93.43%的人口[30]，还集聚分布了全国87.07%的A级旅游景区[31]。这表明，作为一种经济
现象，旅游景区分布与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人口基数越大，潜在的游客越多，市
场驱动力越大，旅游景区数量规模更大。

从时空分布重心来看，四个时间截面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中心在113.699°E~114.082°
E、33.249°N~34.036°N之间变动，大致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从平均中心的移动轨迹来
看，总体上是向北偏东方向移动，16年间移动距离近94 km；南北方向偏移的距离大于
东西方向偏移的距离；2001—2006年偏移距离大于2006—2011和2011—2016年（表3）。

四个时间截面的标准差椭圆面积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表明A级旅游景区集聚范围正

逐年增加。2001年的标准差椭圆基本范围覆盖了北京、天津、山西、陕西、重庆、湖

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 11个省级行政区的全部区域，河北、辽宁、四

图1 2001—2016年中国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in 2001-2016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69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根据《2016年中国旅

游景区发展报告》将A、AA、AAA三级别景区归类为低A级景区，AAAA和AAAAA级景区归类为高A级景区。本

图重点区分高A级景区和低A级景区，旨在展现不同等级景区在全国旅游景区时空分布演变过程中的差异。

表2 胡焕庸线东、西两侧旅游景区数量
Tab. 2 The number of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on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Hu Line

2001年

2006年

2011年

2016年

胡焕庸线以东

景区数量（个）

489

1503

4846

8612

占比（%）

88.91

86.38

86.96

87.70

胡焕庸线以西

景区数量（个）

61

237

727

1208

占比（%）

11.09

13.62

13.04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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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 7省

大部，以及内蒙古、宁夏、甘肃、福

建、广东、广西、云南等 7省局部地

区；2006年的标准差椭圆的范围相较

于 2001 年，增加了辽宁、河北、内

蒙古、宁夏、甘肃、广西、广东、福

建、浙江等 9省的部分区域，但云南

省面积减少；2011年的标准差椭圆面

积较 2006 年，增加了内蒙古、宁

夏、甘肃、青海、四川、福建、浙江

等 7省的部分区域，减少了辽宁、贵

州、广西、广东 4 省的部分区域；

2016 年的标准差椭圆与 2011 年相比

略有变化，但变化程度不明显。总体

来看，A级旅游景区集聚区域向北移

动，2001—2011年变化较大，2011—

2016年变化较小（图2）。

从转角θ变化范围来看 （表 4），

总体上A级旅游景区时空分布呈现出

东北-西南格局，其中 2001—2011年

转角θ从 64.136°扩大到 76.571°，东

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得到加强；

2011—2016年，转角θ从 76.571°缩小

至75.081°，东北-西南格局出现弱化，有向正北-正南方向转变的趋势。2001—2016年，

标准差椭圆的扁率逐渐缩小，表明A级旅游景区的集聚在全国范围内的方向趋势性越来

越不明显。

表3 A级旅游景区重心变化
Tab. 3 Gravity change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中心坐标

移动方向

移动距离（km）

2001年

113.699°E, 33.249°N

北偏东

—

2006年

114.082°E, 33.822°N

西北

72.9327

2011年

113.802°E, 33.963°N

东偏北

30.2268

2016年

114.073°E, 34.036°N

—

26.2666

图2 2001—2016年中国A级旅游景区标准差椭圆变动
Fig. 2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tic variogram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in 2001-2016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

1697 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4 标准差椭圆各参数计算结果
Tab. 4 The parameters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生成椭圆面积（km2）

转角θ（°）

沿x轴标准差（km）

沿y轴标准差（km）

扁率

2001年

280.672

64.136

7.215

12.384

0.417

2006年

324.883

66.655

8.388

12.330

0.320

2011年

346.299

76.571

8.731

12.626

0.308

2016年

363.110

75.081

8.959

12.902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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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集聚范围扩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 运用核密度估计的分析方法，对四个时间截面

的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密度演化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旅游景区集聚范围持续扩张，

集聚现象愈加明显（图 3Aa~图 3Ad，表 5）。2001年A级景区集聚地区仅为 4个；2006

年、2011年随着景区数量的快速增长，集聚区数量分别增加到19个和40个，集聚区最大

密度分别达到60个/万km2和80个/万km2；至2016年集聚区数量增长到62个，集聚区最

大密度超过100个/万km2。

2001年A级旅游景区初具集聚形态，主要集聚区域为北京全域、安徽省合肥-六安-
安庆一带和湖北省武汉中南部-荆州西段-咸宁北部-鄂州西部。密度最大区域为北京市
海淀区-石景山区，达30个/万km2。

2001—2006年间A级旅游景区增加1190个，集聚范围明显扩大，新出现13个集聚区
域，包括上海中西部地区-嘉兴-湖州-杭州中东部-衢州东部-丽水北端-金华中西部-绍

图3 2001—2016年中国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分析
Fig. 3 Kernel density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in 2001-2016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697 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5 A级旅游景区集聚地区数量
Tab. 5 The number of agglomeration areas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个/万 km2）

2001年

2006年

2011年

2016年

10~20

3

15

20

19

20~40

1

3

16

22

40~60

—

1

2

11

60~80

—

—

2

6

80~100

—

—

—

2

＞100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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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波、温州中部-丽水东部、沈阳中东部-铁岭南部-抚顺西部-本溪西北部-辽阳中北
部、秦皇岛东南部、济南东南部-淄博西端-莱芜大部-泰安中部-济宁东部、青岛南部、
郑州中西部-洛阳东北部-济源中东部-焦作-新乡中部-鹤壁西部-安阳西南部、西安中北
部-咸阳中南部、天水中东部、重庆主城区及其周边、广州西部-佛山东端、昆明南端-
玉溪北部、乌鲁木齐市区等。同时北京与河北部分区域、天津大部分区域，以及长江中
下游地区出现较明显同等核密度连片现象。北京、江苏中南部的集聚程度增强明显，其
中北京城区景区核密度近60个/万km2。

2006—2011年间A级旅游景区增加3833个，新增集聚区12个，包括哈尔滨市区、大
连南部、长沙-岳阳西南部-益阳中东部-湘潭-株洲北部-江西宜春西南端-萍乡-吉安西
北端、福州大部-莆田-泉州大部-厦门-漳州东部、桂林中西大部-柳州东部、南宁中南
部、贵阳大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迪庆藏族自治州南端-丽江中部-大理白族
自治州北部、成都-德阳大部-阿坝藏族自治州南部-雅安东部-眉山大部-乐山北部-自贡
西端、兰州中南部-定西西北部-临夏东北部、银川中北部石嘴山南部-阿拉善东南部、
石河子市区等。沈阳中东部-铁岭南部-抚顺西部-本溪西北部-辽阳中北部、西安中北
部-咸阳中南部、天水中东部、重庆主城区及其周边、广州西部-佛山东部、昆明南部-
玉溪北部以及乌鲁木齐等区域集聚空间范围和核密度，都不同程度的扩大和提高。北京
市区和江苏南部地区核密度继续快速提高，均达（70~80）个/万km2。

2011—2016年间A级旅游景区增加 4247个，原有集聚区范围均有明显扩大，（10~
20）个/万km2密度级占据大半国土空间。集聚程度出现较明显的区域分异，东部地区普
遍集聚程度高，西部地区集聚程度较低。京-津-冀-鲁-豫-鄂-皖-苏-沪-浙等十省市在
（20~40）个/万 km2密度级已连成片。北京地区和苏南地区核密度均超过 100个/万 km2密
度级。
2.3.3 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高 对A级旅游景区进行平均最近邻
距离分析，可知，除去2001—2006年没有5A景区，以及2001年1A旅游景区呈随机分布
两种情况以外，其他年份的景区总体分布情况均呈现集聚形态（图4）。

自2001年初具集聚形态至2016年，全国A级旅游景区最邻近指数从-27.45下降到-
102.45，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京津冀地
区、长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太行山东
线、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地区以及成
都、桂林、重庆、西安、深圳等大城市地
区旅游景区数量增长最多、集聚速度最
快。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
高，最近邻指数分别达-19.17和-5.44。长
三角集聚区由 2006年出现的江苏中南部地
区集聚区发展而来，集聚范围扩张巨大，
集聚程度发展迅猛，最高密度达 （110~
120）个/万 km2，甚至高于最先出现集聚形
态的京津冀集聚区，且高密度集聚区范围
比京津冀集聚区更大。
2.3.4 高 A（4A、5A）级景区与全国 A 级景区

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 由于第一批5A级景
区的评定时间为 2007年，晚于A级景区评
定时间6年。导致高A级景区与全国A级景

图4 2001—2016年中国A级旅游景区

最近邻指数分析
Fig. 4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in 200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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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2001年空间分布吻合度不高，但 2006年、2011年、2016年三个时间截面二者的高度
吻合。同时，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四个时间截面，高A级景区的核密度及集
聚区域均小于全国A级景区，但二者的集聚态势、集聚区域位置与全国A级景区高度吻
合（图3Ba~图3Bd）。

3 景区集聚与景区群形成

“群体化”和“集聚发展”是许多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32,33]，它们带来了“1+1＞2”
的集聚效益。北京地区和苏南地区各时期的A级旅游景区数量与游客接待量在全国的占
比，虽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各时期游客接待量占比远高于景区数量占比，且二者之
间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表6）。说明旅游景区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其集聚的经济效应与产
业群一致。

观察 2001年、2006年、2011年和 2016年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核密度图，发现：核

密度快速增强的区域出现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集聚区的核心位置——北京地区和苏南地

区，集聚范围以低密度级缓慢逐级扩散，至 2016 年已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扩散的

“群”空间结构特征，基本形成了两大景区群，即北京中心六城-昌平中南部-顺义西端

（称“北京景区群”）和泰州西南端-常州东部-无锡东部-苏州-嘉兴北部-上海西端（称

“苏南景区群”）。北京景区群和苏南景区群在发育和形成过程中，群体内景区数量规

模、等级结构、集聚速度、集聚密度等表现出一致性，并具有旅游资源依赖、供需双重

驱动、核心-边缘结构等共性特征。

3.1 旅游资源依赖

旅游资源是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

的的人工创造物，具有较强的原生性、广域性和地域性，是旅游景区的先天基础[34]。旅

游景区的集聚对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① 自然资源型景区主

要是以自然地理单元为空间基础，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的形成与分布受自然因素和自然规

律的影响和制约，高山、峡谷、森林、江河、湖泊、气候等地理因子在一定层次上划分

了次级地理单元，并形成了自然旅游资源集聚区和若干优势旅游资源，继而为自然资源

型旅游景区的集聚提供了先天基础，如苏南地区、太行山沿线等。② 历史文化名城因其

历史王朝都城、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珍贵文物遗迹，如北京、

苏州、西安、洛阳等城市，为景区的形成与集聚提供了人文旅游资源基础，且由于人文

表6 北京景区群和苏南景区群景区数量与游客接待量
Tab. 6 The quantity and reception of Beijing and South Jiangsu tourist attraction clusters

2001年

2006年

2011年

2016年

北京景区群

数量

（个）

85

103

143

199

占全国景
区数量比
例（%）

3.75

2.51

2.57

2.03

接待量

（亿人次）

1.19

1.39

1.77

1.81

占全国景区
接待量比例

（%）

6.14

4.70

4.31

3.53

苏南景区群

数量

（个）

117

185

294

346

占全国景
区数量比
例（%）

5.16

4.51

4.47

3.52

接待量

（亿人次）

1.58

2.19

3.21

3.69

占全国景区
接待量比例

（%）

8.15

7.40

7.75

7.11

合计

占全国景
区数量比
例（%）

8.91

7.02

7.04

5.55

占全国景区
接待量比例

（%）

14.29

12.10

12.06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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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空间规模一般小于自然旅游资源，其区域旅游景区数量规模和集聚程度高于自
然资源集聚区域。北京景区群因北京的首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地位，集聚了199个A级旅
游景区，苏南景区群则因苏州等历史文化名城和丰富的河湖水网景观资源，集聚了 346

个A级景区，两个景区群面积约为全国陆地面积的 0.05%，但旅游景区数量总和约占全
国的5.5%。5A级旅游景区总和占全国5A级旅游景区的比例高达10.5%。
3.2 供需双重驱动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较集中在东中部及西部省会城市周边，与胡焕庸线呈现高度一致
性特征[31]，这说明区域旅游供给和需求影响旅游景区数量规模与集聚程度。一方面东中
部及西部主要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等
建设相对完善，为旅游景区的投资与建设提供了基础要素驱动；另一方面旅游需求与区
域人口规模、城镇化程度、消费观念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等高度关联（图5），为旅
游景区的投资与建设提供了需求驱动。景区之间距离的接近，会形成集群式的吸引力，
游客在考虑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情况下，景区之间的距离越近、景区分布密度越大，
对游客的吸引力越大[35]。市场供需驱动了旅游景区的数量增长，产品竞争、服务合作以
及产业效率、利益最大化等市场力量进一步促进旅游景区在空间上的增长与集聚。北京
景区群、苏南景区群是中国旅游产业供给与需求的优势区域，旅游景区数量增长与空间
集聚速度快于其他地区。
3.3 核心-边缘结构

旅游景区的产业功能是“游”，
在旅游消费链中处于核心地位，同时
受旅游消费需求多元及游客市场的溢
出效应影响，围绕高等级、高游客接
待量等高吸引力景区或客源地发展多
类型旅游景区和“吃、住、行、游、
购、娱”等旅游企业，符合市场经济
的规模效应原则。在旅游资源的支撑
下，区域旅游景区数量不断增长，并
在集聚程度增强的同时，向外围空间
蔓延。北京景区群、苏南景区群均经
历了由低密度到高密度的发展过程，
并呈现相似的核心-边缘圈层结构
（图 6）。北京景区群的核心区域为北
京的中心六城区，苏南景区群的核心
区域为苏州市，两个景区群的核心区
域均为高A级景区集聚区域中心。受
高A级景区在区域A级景区分布格局
中的空间与经济驱动作用，核心区域
的集聚程度持续高于周边地区，集聚
密度由核心区向外围圈层递减；同
时，等密度线呈现均匀形态，每个圈
层形状相似，等密度线平均距离约为
20 km左右（图7）。

图5 2016年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与各省人均GDP关系示意
Fig.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ernel density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China and the per capita GDP of each province in 2016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

1697 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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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01年、2006年、2011年和 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全国A级旅游景区地
理位置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和最邻近距离指数的方法，分析2001年以来

图7 2016年旅游景区群核密度圈层结构特征
Fig. 7 The layer structure of kernel density of tourist attraction clusters of China in 2016

图6 2001—2016年北京景区群和苏南景区群核密度时空演变
Fig. 6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kernel density of Beijing and South Jiangsu tourist attraction clusters in 200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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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景区的时空格局演变，发现：空间分布扩散，重心向北偏东迁移；集聚范围扩
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高；高A级景
区与全国A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同时基于北京地区和苏南地区旅游景区的高集
聚现象，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并初步探讨了其基本特征。

（1）各时期旅游景区分布与胡焕庸线高度一致，同时与典型自然或人文地理单元存
在空间耦合性，旅游景区的分布主要受区域人口规模、资源富集程度、城镇化水平以及
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旅游景区集聚地区呈现旅游资源依赖、供需双重驱动和核心-
边缘结构等特征。

（2）在数据处理与计算中，受基础资料的局限，未考虑旅游景区自身的空间规模与
区域交通等因素，导致将旅游景区单体简化为空间点后，影响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
和最近邻距离指数结果的准确性与精度。

（3）本文依据旅游景区的空间集聚现象及局部地区的集聚程度，尝试提出“景区
群”概念，并从资源、市场和空间等方面做了初步分析。景区群不仅是空间群组也是经
济群组，一方面，受益于高A级景区的客流溢出，其周边地区和高A级景区集聚区产生
不同类型、等级的旅游景区，进一步增强了经济规模效应和空间竞争力。另一方面，旅
游景区客流促进了吃、住、行、游、购、娱等服务链的发育与延伸，并形成市场化的服
务网络。但本文暂未能从产业类型、产业组织以及空间网络等方面做出全面分析，“景区
群”概念的提出依据存在不足。

在乡村振兴、扶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和全域旅游等战略背景下，旅游业担负着更
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生态使命。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国民旅游消费需求的不断
增长，旅游景区在旅游产业服务链中的核心作用将进一步增强。系统研究旅游景区的时
空格局演变，深入探讨“景区群”现象，揭示旅游景区集聚作用与机制，有助于区域旅
游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并为区域空间规划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制
定提供科学参考。

致谢：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
本文逻辑思路、结果分析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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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formation of
their clusters in China since 2001

NING Zhizhong1, WANG Ting1, YANG Xuechun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number of tourist attractions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since the quality rating
system of A- 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was implemented in China since 2001,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obvious expansion,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four time sections (2001, 2006, 2011
and 2016),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re analyzed by adopt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nearest neighbor indicato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presents a diffusion distribution and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Hu Huanyong
Line"; the center of gravity migrated to the northeast by south in 2001- 2016. (2) The
agglomeration of A- 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scope expands; the agglomeration phenomenon
becomes much more obvious. In 2001, the number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agglomeration
areas was only 4; in 2006 and 2011, with the rapid growth, the number of agglomeration areas
increased to 19 and 40, respectively; in 2016, the number increased to 62. (3)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strengthens;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the highest. Among them, the kernel densities in Beijing and South
Jiangsu are more than 100 per 100,000 square meters. (4) The gathering trend of high-grade
(4A and 5A) tourist attraction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national A- 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The study also discussed the agglomeration area of A- 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which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 such as the tourism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the dual drivers
of supply and demand may be the reasons for A- 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agglomeration. In
addition, the agglomeration area of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had the core and edge structure
with the similar distance between two adjacent kernel density levels. It is hereby that the
concept of‘tourist attraction cluster’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further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layout optimization of national tourism productiv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Keywords: since 2001; tourist attraction; spatio- temporal pattern; pattern evolvement; tourist
attraction clust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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